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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安

眠在山灵水秀的“彩云之南”。

滇池之滨，西山山间，聂耳墓静静

坐 落 在 参 天 古 树 环 抱 中 。 墓 园 正 前

方，立着一座汉白玉聂耳雕像。他身

披风衣，双眉微皱，仿佛又在构思新的

作品。凝视墓碑上“人民音乐家聂耳

之墓”9 个大字，我的耳边似乎又回响

起那激昂旋律。

聂耳，1912 年 2 月出生于昆明。成

长在被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目睹山河

破碎和人民痛苦，他决心用音乐作为

武器唤醒社会觉醒。他的音乐梦想，

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走进墓旁的聂耳纪念馆，一把小提

琴旧照吸引了我的目光。棕漆斑驳，面

板微裂，琴颈有些磨损，但依然能看出

琴的品质不俗。据聂耳日记记载，这是

1931 年，他在上海买的二手小提琴。讲

解员介绍，聂耳在 1935 年创作《义勇军

进行曲》时，用的正是这把小提琴。

1932 年，聂耳与田汉在上海相识。

田汉回忆：“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

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于是，田

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

合作了《前进歌》《毕业歌》等佳作。在那

个黑暗年代，这些作品如同划破夜空的

闪电，照亮了人们奋勇战斗的路。其中，

最为著名的便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5 年，田汉埋头创作抗日救亡电

影《风云儿女》，但刚写出故事梗概就不

幸被捕。接续创作的夏衍来找编导孙

师毅，正好遇到聂耳。

聂耳强烈要求：“听说《风云儿女》

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作曲交给我，我

干。”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紧紧握住他

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

最后，聂耳还加了一句：“田先生一定会

同意的。”

拿到歌词，聂耳如获至宝，满怀激

情地开始了创作。他几乎废寝忘食，夜

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

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

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在 作 曲 过 程 中 ，聂 耳 根 据 旋 律 特

点，把原词末尾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前进！进！”“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

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

决有力。”田汉评价道。

不畏强暴、无惧牺牲，为挽救民族

危亡，前进，前进！这几个音节看似简

单，却正表达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在后

续修改中，聂耳又将“中国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之“中国民族”改为“中华

民族”。一字之改，意义升华。

田汉和聂耳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以

笔 为 刀 ，以 曲 为 号 ，谱 写 了 永 恒 的 经

典。自《风云儿女》公映后，《义勇军进

行曲》迅速流传开来，奏响挽救民族危

机的最强音。

新 生 的 进 行 曲 ，如 一 条 大 河 冲 破

冰封的严寒，如滚滚春雷打破山河的

宁静。

“ 抗 战 以 来 ，文 艺 中 最 勇 猛 前 进

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

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文

化 名 家 丰 子 恺 在《谈 抗 战 歌 曲》中 写

道：“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

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

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

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

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跟丰子恺的记述相呼应的，是著名

记者爱泼斯坦的回忆。1938 年，台儿庄

大捷，他目睹中国官兵高唱《义勇军进

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情景，深受

震撼。他写道：“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

《义勇军进行曲》还突破国界，被更

多人唱响。在缅甸，中国远征军先头部

队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军歌，士兵们

在 训 练 和 作 战 中 高 唱 此 曲 以 凝 聚 士

气。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将其

改编为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

军凯旋的曲目。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

曲》为代国歌。10 月 1 日，开国大典，

《义勇军进行曲》那雄壮的旋律，在天安

门广场响起。1982 年 12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

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旋律。无论

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无论山高水远

抑或顺畅坦途，无论在何时何地唱起，

它总能震撼人心，总会带来力量。这便

是历久弥新的艺术经典，这便是融入血

脉的精神基因。

《义 勇 军 进 行 曲》手 稿 、万 里 长

城、抗日救亡运动和田汉写下的祭奠

诗 ……细细浏览聂耳墓后那气势磅礴

的大型浮雕墙，一幕幕画面，撞击着心

灵。聂耳墓园，形如月琴。墓前依次摆

着隐喻音阶的 7 个环形花环。秋风簌

簌，搅动丛林树叶沙沙作响。告别西山

之际，我再次回眸，只见墓前五星红旗

高高飘扬，红得醒目耀眼。熟悉的旋律

又一次在我耳畔响起，天地间，仿佛正

有金色的音符在跳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每一次唱响
都让人心潮激荡—

神 圣 旋 律
■杨 玺

岁月长歌

坡屋顶，白墙壁……走进位于浙

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新后项村的

一栋民居，一面写着“雷烨烈士故居”

的金色牌匾高悬在正厅门楣上。自从

2020 年 8 月 1 日 开 放 后 ，许 多 人 来 到

这里，了解雷烨烈士的生平事迹。

雷烨，原名项俊文，曾用名雷雨、

雷华。

他是典卖祖宅投身抗日的英雄，

是民政部公布的首批 300 名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唯一一名摄影

记者。1938 年 ，雷烨离开家乡 ，奔赴

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底，24 岁的他担任八路军总

政治部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组长，兼

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和《晋察冀日报》

特派记者。1943 年 在 反“ 扫 荡 ”战 斗

中，雷烨牺牲于河北平山，年仅 29 岁。

作为《金华日报》记者的我曾辗转

河北多地，寻找雷烨战斗过的印记。

汽车在河北迁西的山路上蜿蜒前

行。漫山遍野的板栗树，郁郁葱葱。很

快，我们就到了潘家口水库。薄雾轻笼

中，我们行舟滦河古道。两侧群峰矗

立，险要天成，喜峰口古长城依势蜿蜒。

喜峰口，是万里长城众多关隘中

的一个。这里“北抵烟沙通塞北，东连

山海接辽东”，是名关险隘。明代时，

戚继光镇守蓟州，修建、镇守古长城；

80 多年前，八路军将士在此抗击日寇。

喜峰口，也是雷烨生前战斗的重

要一站。雷烨拍摄的《在长城喜峰口

向日敌阵地扫射》等作品，反映了冀东

人民子弟兵驰骋滦河、挺进热南、转战

古长城内外的实况，被中国摄影界视

为抗战前线的摄影佳作。

“1942 年，端午节战斗中，子弟兵

在喜峰口附近向敌人阵地扫射。”雷烨

拍摄的照片中，远处是在山峦中蜿蜒的

长城，近处是伏在山岭上的战士，他们

严阵以待，手搭扳机，枪口指向前方。

另一张照片中，战士们行走在山道上，

背对镜头，坚定顽强的形象跃然眼前。

昔日烽烟散尽，眼下的喜峰口，没

有了当年雄关要隘的险峻。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因为修建潘家口水库，喜峰

口关口低洼处长城被库区水淹没，形

成了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古

长城沿山脊盘旋，一头扎入水中，又从

对岸一跃而上，如游龙过江。在喜峰

口长城，我登高望远，那战火硝烟的场

面仿佛浮现在眼前。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喜峰口的战斗

必然艰难。而雷烨就是冲着“难”来，要

登临险峰的最高处。他写道：“我中华

民族这一柄复仇复土之剑，必将愈磨愈

利，直指黑水白山，直指日寇心脉！”愈

是艰难险阻，愈是信念不移。以雷烨为

代表的红色新闻人，在一场场战斗中奉

献青春热血，顽强不屈。

除了喜峰口，我还经常回想起冀

东山中的那片绿色与血色。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

区东北部，群山环抱，盛产葡萄。走进

村中，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家家院落里

藤相连、蔓相接如荫如盖的葡萄架 。

葡萄架下 ，村民悠闲地喝着茶、唠着

嗑。让人难以想象，80 多年前，这里是

一片焦土，浓烟里蹿动着火舌，硝烟和

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

潘家峪是抗战期间著名的红色堡

垒村，日军几次“清剿”都未能得逞，将

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 1月

25 日，农历腊月廿八，村里人忙着准备

过年。“没想到，鬼子们端着明晃晃的刺

刀，威逼着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进院，

点燃柴草，向人群开枪，顿时火光冲天，

血流成河……”去采访时，有村民这样

跟我们描述。当年，驻丰润几千名日伪

军，疯狂屠杀无辜群众 1230 人，烧毁房

屋 1300多间，致使 29户人家被杀绝，制

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惨案

发生次日，雷烨赶到潘家峪，成为第一

位报道惨案的记者。“一进院门，眼前

尽 是 人 尸 ，恶 腥 的 气 味 迎 面 扑 来 。”

1942 年，雷烨泣血之作《冀东潘家峪的

大 惨 案》在《晋 察 冀 日 报》发 表 ；1943

年 ，他拍摄的惨案照片在《晋察冀画

报》公之于世。

“哀嚎以外，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

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

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

向谁告辞呢？”雷烨未发表的《惨杀场

视察记》，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写下了

他在潘家峪看到的惨案现场。鲜血、

泪水与呼喊，汇入了历史长河。

我们追寻，我们聆听，我们思考。

在潘家峪，一波又一波游客前来，望向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旁高高耸立、寓意

“警钟长鸣”的钟塔。这里的钟声，在

每 年 潘 家 峪 惨 案 纪 念 日 都 会 准 时 响

起，警示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开

创未来。纪念馆一侧，我看到潘家峪

惨案纪念馆讲解员正与潘家峪希望小

学的学生交流。经过培训，这些孩子

将成为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

红日照遍了东方，历史的真相也

正由一代又一代人继续讲述下去。希

望之火熊熊不熄，红色种子薪火相传。

下图：杭州市武林广场“抗战英

烈”雕塑群中的雷烨雕塑。

在弹雨中记录真相
■唐宇昕

走近抗战英雄

东 江 流 动 剧 团（以 下 简 称“ 东 流 剧

团”）是东江纵队的一支戏剧队伍。一开

始，剧团是由纵队部分爱好戏剧的青年组

成的，演出形式很简单，在街头和广场把

军毯围起便开演了。演出没有完整剧本，

多是把活生生的现实材料编成活报，以揭

露敌人罪行、反映军民杀敌的英勇故事为

题材。那时，东江纵队这支人民的武装队

伍不仅受到敌伪围攻，还有来自国民党顽

固势力的威胁，队伍处在敌、伪、顽三面夹

攻的环境下，戏剧采取这样最轻便的形式

配合战斗是非常必要的。

东流剧团的同志们，不仅从事戏剧工

作，而且要掮起枪来和战士一起参加战

斗。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他们随同队伍

日间隐蔽，夜间行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只能在山间密林里搞文娱活动。后来队伍

扩大，东莞、宝安若干地区已建立起民主政

权，局面打开，东流剧团才有舞台演出。这

时他们除了演出活报外，演出的剧本有《打

倒日本仔》《有枪出枪》《模范之家》《老模李

标》《盲哑恨》《生面人》和多幕剧《流寇队

长》等。这些是剧团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

而且流行于整个东江解放区，为各地的部

队、学校、政府和民众团体所采用。

当时的艺术工作者，既是一个政工人

员，又是一个游击队战士。在军事情况紧

张的时候，他们分散到连队和战士们一起

参加战斗，在战斗中鼓舞士气，或做其他

战地动员工作；在战斗结束以后，又马上

集中起来，开晚会，或立即挂幕演戏。他

们的工作是永远受到战士们欢迎的。剧

团每到一个地方，无论群众或部队都会马

上活跃起来。儿童团围着他们，妇女会拉

去了女同志，农抗会的父老和他们谈心，

大家像熟朋友一样，无拘无束。

在部队中，因为剧团的到来显得更热

闹了：教新歌、开晚会，讲八路军英勇的故

事。他们经常到前线去，在距离敌人五六

里的地方演出。东莞的政工队有一次在

客家山工作，敌人突然进袭。当剧团接到

情 报 ，刚 离 开 那 地 方 ，敌 人 的 骑 兵 就 到

了。在战斗的环境里，剧团常常是过着战

斗生活，一晚换几个宿营地，或接连几日

行军；行军中做战士的鼓动工作，休息的

时候开台演戏。在敌人进攻粤北那年，东

江纵队有部分队伍挺进粤北敌后，去牵制

敌人。队伍连日战斗行军，战士疲倦不

堪，那时又必须爬过一个大山，演剧队的

同 志 就 走 到 他 们 前 头 ，向 他 们 鼓 励 说 ：

“同志们快爬，到了山上我们演戏呀！”

东江解放区的人民戏剧运动就是这

样在党的领导下，在战斗中诞生、锻炼和

成长起来的。

（标题为编者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

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战火中诞生成长
■东江纵队东江流动剧团导演

林 榆

五女山岩石的骨缝里

还残存着 1931 年冬天的那场雪

山谷里的枪声，将雪花抖落

这些脉络分明的洁白花瓣

随风飘进本溪湖的怀抱

让每一朵浪花的心情格外激动

仿佛盼到前来增援的亲人

关门山红透的枫叶不会忘记

那支高举抗日大旗的队伍

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转战白山黑水间

播下抗击侵略者的救亡种子

让那些被子弹啃破树皮的天女木兰

在春天，不再恐惧渗出殷红的血浆

强压着怒火的煤层在地下呼唤

将军那柄已沉默多年的马刀

决不能在轻音乐里沉睡

它曾砍碎敌人“围剿”的如意算盘

激励抗联密营里的篝火永不熄灭

让岩壁上镌刻的口号和信念

在每一场秋雨中，挟着怒号的山风

发出“不做亡国奴”的呼喊

这里的每条河每座山，都能记住

当年他们结识过的英雄名字

甚至连笔架山下的那块大青石

都愿意以英雄的名字命名

摩天岭上的雾霭里，杀声渐远

一行记忆的脚印正在生长青苔

那一场西征军归来途中的歼灭战

让坠落的松针都屏住了呼吸

太子河从不沉默

它把每一声呐喊都酿成浪花

那些沉入河底的弹片和子弹壳

如今已化作游动的星光

在每一个月圆之夜

装扮两岸新栽种的火树银花——

那是人们用烈士墓前的野草根系

嫁接出的又一代和平之花

有一种回声一直在山谷间传响

像钢铁淬火的声音，决绝而雄壮

但炉口里跃动的不再是战火

而是枫叶熔成的霞色

当孩子们在抗联遗址前放下雏菊

山风会把松涛调成麦克风

让每一块岩石都开口说话——

看啊，当年我们用血肉守住的阵地

正在托举起飞驰高铁的轨道

那些冻僵在雪地里的握枪手掌

已化作漫山红透的杜鹃

在胜利日的第八十个年轮里

点燃起一个东方大国的崭新黎明

烽火回声
■宁 明

画 外 音

▲

该幅油画创作于 2009 年，属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入选

“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 美 术 作 品 展 ”。 著 名 画

家、该画创作者全山石认为：历史

画家需兼具史学思维与艺术表达

能力。在创作该画时，全山石觉

得画面应体现《义勇军进行曲》所

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他以歌词

中的“血肉”“长城”“起来”等为灵

感，提炼出“血肉长城”这一关键

视觉意象，采用史诗般的纪念碑

式风格，描绘中国近代史上悲壮

的一页。

（杨泽宇）

义勇军进行曲（油画）

全山石、翁诞宪作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